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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若神，以看苍生涂炭为乐，又怎

配受世人供奉景仰？凡人弑神，古未有

之，那便从我时影开始——”

持续热播的剧集《玉骨遥》里的这

句话，借主人公时影口中道出，是全剧的

主旨。

《玉骨遥》的剧情以两条线、两个

“劫”展开——

一条线是家国之难、空桑之劫：统治

云荒大陆的空桑国，面临巨大危机，内有

宫廷之变，世子远遁，帝君昏聩，六王相

互争权倾轧；外有鲛人族复国军蠢蠢欲

动，龙神苏醒，上古邪神虚遥搅弄风云，

冰族十巫勾结空桑权贵伺机而动，妄图

夺取皇天后土神戒。所有这些势力，只

为统御云荒大陆，全然无视众生百姓生

活于水火中。时影被授“少司命”、开门

授徒时说：“学法者何为？上通神明之

德，堪为万物立心，下法四时之道，以拯

黎元危难。”天下即将大乱，时影不为复

仇、不争帝位，只为黎元百姓、万物众生，

知其不可为为之，一腔孤勇，与邪神作

战。他能否化解空桑之劫、救黎民众生、

还云荒安宁？

一条线是时影的情劫、死劫：谶言

说，时影18岁前，遇见一个阴阳交汇而

琉璃花现的女子，应即刻杀死她，否则会

为此女所杀。这道咒诅应在了赤族郡主

朱颜身上。希腊悲剧中的俄狄甫斯王妄

图逃避弑父娶母的神谕命运，终无可

逃。时影不逃避，也不顺从咒诅杀害朱

颜，因为，当他作为空桑国世子遭陷害

时，举国仅只朱颜一个小女孩，祭奠“死

去”的他，也是朱颜，在他牵动心魔时，救

了他。时影说，“谶语之事在远，做人之

德在前”，他不能因命运之谶语，而忘记

了一个人的德行。不避谶语是谓“勇”，

不改做人之德是谓“仁”。时影能否逆天

改命，既保全情爱，又破除咒诅？

两个劫数，两条命线，在一定的时空

汇合。于国于家，于情于理，时影，但求

本心之悯善，二死三生，以命相搏。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不少古装奇幻

剧集，描绘了这样一个宇宙世界：四海八

荒，六合之内，存在各种势力，最主要的，

是白与黑的对立，白是至高的天界，黑是

下坠的魔界，其他各界，依族类，被命名

为妖类、鸟族、花界、鲛人（或水族）、青丘

（狐族）、兽界、凡人世界，等等，这些族类

各界，或依附天界，或勾连魔界，经过世

纪大战，天界以武力统御宇宙，而随时间

推移，魔界往往又蠢蠢欲动，妄图反上天

庭，与天界一较高下，于是有了新的神魔

大战。

在这样一个宇宙世界中，凡人世界，

最是微不足道。凡人，只是徒有与神仙

一样的“人形”，凡人们，甚至不如那些拥

有法术的花精果子精或九尾神狐。凡人

进阶道路是：有慧根之人—修仙者—神

仙，即便好不容易修得仙体，也仅处于低

阶仙位，除非是，天神血脉借凡人肉身得

以复活。在高高在上的神明、风采翩翩

的仙人眼中，凡人算什么？打个喷嚏，即

可水淹七军；振振衣袖，村舍即为齑粉。

为了进阶，神仙会下凡去历劫，经历凡人

的生老病死、体会生命的酸甜苦辣，天上

一日，凡界一年，生命短暂的肉体凡胎，

怎可与活了千年万年的神仙比？

而《玉骨遥》中身为九嶷山大神官的

时影恰恰是一个凡人——一个巫祝、祭

司，一个有智慧者，一个侍奉神明之人。

在他的世界观里，一介凡人，花鸟虫鱼，

众生万物，都是平等的，并不比神微末。

而神明也要有德行，也要尊奉天道自然、

生命法则，也要有怜悯天下众生之心，如

果没有，而以屠戮苍生为乐，那就是伪

神、邪神，不配受世人供奉景仰，他这个

神官，也会奋起反抗。

可是一介凡人，如何与神对抗？时

影让我们看到，神固然拥有至高武力、厉

害法器，但“任何法术和能力的滥用都是

有代价的”，“人命，本来就比法器重要”，

时影尊奉天道、人德，遵从本心善念，一腔

孤勇，也能与邪神一搏，即便付出生命。

《玉骨遥》依沧月小说《朱颜》改编。

小说是女子朱颜的视角，而剧集则是从

空桑世子、神官时影的视角出发，乃是时

影的小传。

小说是这样描写时影的：“一个打着

伞的年轻男子从黑暗中走来，轻飘飘地

站在她的面前。一袭白袍在眼前飞舞，

袍角上绣着熟悉的云纹……伞下是一双

淡然的双眸……一头长发用玉冠束起，

额头发际有一个清晰的美人尖。眉目清

朗，双瞳冷澈。”肖战扮演的时影，让人物

从纸面上鲜活地“走”出来。剧中时影的

第一次亮相，如此“惊艳”：他不是从黑暗

中骤现，而是在云霞漫天的晴空，身着如

纱白衣，执伞从空中飘摇而下，挺拔飘逸

的仙人之姿令人目眩，他移伞、回眸，眉

目疏朗，双眸清澈，真如屈原写的：“帝子

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肖战面容俊

秀、眼神温暖，他扮演的时影，虽清疏寡

言，却没有小说中的“高傲冷淡”，倒如皎

皎明月，散发着清辉。

到目前为止，此类剧集中的男主，有

两种典型：或如胡歌扮演的“李逍遥”，聪

明潇洒又话唠，或如霍建华扮演的“白子

画”，外表高冷内心一往情深。肖战出演

了这两种性格迥异的角色：“魏无羡”聪

明潇洒话唠，“时影”清冷寡言深情。但

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美！强！惨！时

影之美，因肖战美好的容颜仪态，得以鲜

活呈现；时影灵力高强、术法进入至高之

境，是云荒大陆百年仅见的天才；时影，

帝王之血，神官之体，命途却凄惨无以尽

述：少年遭陷害、假死远遁，看尽人情炎

凉势利，于深谷孤苦修炼，母后身死不得

一见，又为爱恋女子所杀，后又穿行地

狱，遭受五雷之刑……

然而，时影先天胸怀宽广、悯众爱

生，后天修的是道心仁德，虽命途多舛，

依旧如皎洁明月。肖战的台词与演技肉

眼可见地进步，伤痛哭戏的破碎感，心动

时的微妙之情，皆能富有层次地呈现出

来。导演蒋家骏说：“他（肖战）是我心里

唯一的时影。”《玉骨遥》的热度，有一大

半是因肖战“神还原”了时影。

与之相比，一开始对任敏扮演的朱

颜有所遗憾，总希望有个天然灵动的“赵

灵儿”“花千骨”转世，随剧情展开，“猪猪

颜”的小太阳人设也能被接受，时影说

“大善即慧”，朱颜有份侠义心肠。

剧中不少人名、地名，源于屈原的

“九歌”。“空桑”国，出自《大司命》，“君回

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空桑乃山名，

据传伊尹生于彼；时影修行的九嶷山，出

自《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

如云。”“大司命”“少司命”，在“九歌”中

是神之名，剧中则为侍神者之名。屈原

说，“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释

义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朱颜命定应验

阴阳交汇：阴之时生于阳地；至阳之泪

滴入至阴的雪寒薇花中；受伤后时影在

极阴之河为其输入至阳之气。这些源

流、元素决定了，《玉骨遥》在背景、特

效、服化道、片头彩绘、人物妆造，等等，

都充分呈现东方古风之美。真实的阿

拉善红峡谷，云雾缭绕的九嶷山，时影

修炼处的飞瀑，“繁星湖”的深碧，冰河

的寒冻，都拍摄得极其唯美，特效是在

自然风景基础上加成、融合，不牵强，不

突兀。时影愤怒时乌云翻滚，激动时电

闪雷鸣，欢喜则心桥延展、鲜花盛开，动

情则天现火烧云，天人感应，一念即见，

都有动人新意。

当然，《玉骨遥》并非完美无瑕，比如

有几集节奏稍显松弛，选徒、听学的桥段

过于老套，缺少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

曲等。然而该剧最可贵之处在于道出了

中国民间千百年来所推崇的“仙侠”的本

质——正如前文所述，时影开门授徒第一

课时就说：“学法者何为？上通神明之德，

堪为万物立心，下法四时之道，以拯黎元

危难。”仙侠，仙侠，修仙得道心仁德，法术

与技艺，终究是为了行侠仗义。仙侠并非

断情绝爱，也不隐遁飞升，而是悯众生、救

黎民、一往情深。空桑国内寒薇花，九嶷

山上高悬月。时影，乃侠之大者。《玉骨

遥》热播时，肖战正准备拍徐克导演的《射

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时影与郭靖，在“侠

义大道”上，有着神奇的连接。

（作者为知名影视评论人）

《玉骨遥》里悯众生
赵荔红

男女主角的相遇是很多电视剧开

篇必不可少的桥段，特别是对都市爱情

剧、青春偶像剧、古装仙侠剧等类型来

说尤其重要。无论是诙谐还是浪漫，这

样的桥段都是塑造人物性格、构建戏剧

逻辑乃至审美意蕴的基础，也是吸引观

众看下去的重要戏码。但是如果处理

得不符合逻辑，过分虚浮夸张，就会有

损作品艺术质量。在近期播出的一些

剧集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趋势：
追求更新、更奇、

更巧的桥段设计

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电视剧来说，

男女主角的相遇是一个故事的逻辑起

点，亦代表着整部作品在叙事上的水

准。在当下的不同类型剧集创作中，对

男女主角相遇的方式设计确有创新之

处，但不少作品看似越来越新奇，实际

上却脱离实际，有违正常逻辑。

比如任嘉伦和杨颖主演的都市剧

《暮色心约》的故事，从男编剧祁连山和

女心理咨询师刘瑕合租开始。按理说，

这两种新兴职业组合在一起，本应该碰

撞出一些火花，但是男女主角第一次相

遇的设计却并不高明。刘瑕深夜独自

回家被追债人纠缠，此刻祁连山正好出

现英雄救美，两人的职业特点和个性并

没有发挥出来。而编剧为了让男女主

角能“凑巧”合租在一个屋檐下，居然设

计让刘瑕的闺蜜和祁连山的经纪人相

互代签租房合约，于是这两人稀里糊涂

就住在了一起。一个单身女性找合租，

难道签合同时不会看一下身份证吗？

最起码应该确认对方的性别吧？编剧

颇费心思设计了一大堆巧合，故意让男

女主角在签约前无法见面，但是越巧越

让人看着不可信。

袁姗姗和杜淳主演的《妻子的新世

界》，讲的是当下夫妻的中年危机，剧中

的男女初相遇的方式也是颇为狗血。

女二号时悦是男主角任一鸣妻子沈安安

老家的邻居，从国外回来准备投奔安

安。她先是在家门口遇见了任一鸣的花

心妹夫文昊，文昊仅用一个轻佻的眼神

和手势就让时悦和他一起进屋。两人的

亲密画面又被文昊妻子撞见，三人正打

得不可开交时，任一鸣正式登场阻止，

时悦立即变脸示弱，哭得梨花带雨，让人

宛如看了一段极其没有营养的微短剧。

校园题材剧《追光的日子》中男女

主角虽不是情侣关系，但他们的第一次

相遇也颇为奇葩。郭京飞扮演的混混头

目兼台球厅老板郝楠阴差阳错，与任敏

扮演的离家出走的女学生任真在楼顶相

遇。郝楠以为任真要跳楼，在救援过程

中两人摔下被困天台，任真误以为郝楠

是流氓，两人产生误会。接下来，郝楠竟

然意外成了任真复读班的老师，设计痕

迹过浓。而在非遗题材电视剧《后浪》

中，身为外卖员的女主角孙头头（赵露思

饰）第一次在校园为大学生任天真（罗

一舟饰）送单，因为任天真取消订单，孙

头头居然愤怒地将外卖扔在了任天真

脸上。难怪网友吐槽：有了女主角光环

就能如此任性？基本的职业操守呢？

男女主角相遇如果拍得不好、不

真，直接影响的是整部作品的艺术水

准，实际上也是当下部分影视作品创作

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值得重视。

原因：
陷入创作惯性的

窠臼，缺乏对生活的深
入洞察

男女主角的初次相遇往往会影响

观众对人物的第一印象，有的虽只是电

光火石的一瞬，却能凝聚成广为流传的

经典影像，构成观众的浪漫记忆，让人

久久回味。但为何在当下剧集创作中，

这一类情节却变得越来越俗套和奇

葩？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电视剧创

作存在的一种强烈的惯性。部分创作

者认为，男女初次相遇一定要有事故，

方式越奇特、越有戏剧冲突就越好看。

特别是当下短视频往往就有一个快节

奏、强共情的开篇，对观众吸引力越来

越大，这就倒逼电视剧在处理男女相遇

的方式上更加强化“创新”，甚至有过之

无不及。有观众曾经总结过电视剧中

此类桥段的经典“套路”，如男女主角不

小心相撞倒地、两人争抢同一个东西、

在机场拿错箱子等。排名第一的是女

主角的咖啡无意间泼到男主角身上，前

两年都市剧《星辰大海》就是沿用了这

种套路，但被观众嘲笑为“土味爱情”。

今天，影视创作环境和观众的审美都在

发生巨大变化，如果创作者还一味套用

那些过时的手法，就会让人觉得如坐针

毡。从这个角度讲，当下的影视创作在

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的发

展，有了某种滞后性。

其次是缺乏对真实生活的考察与

表现。人物关系是电视剧故事的树根，

如果树根不稳不牢，那么故事的枝叶就

会营养不良，经不起风雨吹打。所以开

篇男女主角的相遇对一部剧集来说很

重要，是对一部作品艺术真实的隐喻。

当下电视剧中的男女相遇方式显得奇

葩，看起来不真实，很重要的方面在于

创作者缺少对生活的深入了解。一些

创作者的构思来源从已有的书面、影像

经验出发，而时代在飞速变化，各种人

际交往的方式、渠道、心理都在发生巨

大变化，必然导致人的相遇方式也在发

生变化。如果创作者去采访一百对情

侣，就可能得到一百种遇见方式，因为

每个人的身份、际遇都不一样，每一次

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须知，任何偶然

性实际上都蕴含在必然性中。艺术需

要合理的虚构，但是如果完全脱离实

际，虚构会变成虚假。关键在于，创作

者是否愿意深入生活观察人的关系。

方法：
真实的故事情境

和独特的审美创造

有人会说，男女相遇的故事不早就

被文人墨客写完了吗？西式的相遇无

外乎王子在舞会遇见灰姑娘，中式的相

遇无外乎才子在墙头看见佳人、凡人在

河边遇见天仙。但是，男女相遇的故事

真的讲完了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相

遇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精彩的相遇并

不需要夸张，而是要有真实的故事情

境，还要有独特的审美表达。

要在真实的场景中构建戏剧逻辑，

男女主角的相遇要有一定的故事情境，

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人物的行为符合社

会运行规则和人物性格，而不是跳脱于

社会情境和人物身份的生编硬造，强行

“拉郎配”。比如《爱情而已》里，周雨彤

饰演的女主角梁友安是体育营销公司

的总裁特助，负责策划公司的马拉松品

牌赞助活动，而吴磊饰演的男主角宋三

川则是她们公司聘来的马拉松领跑员，

宋三川因为报酬问题和工作人员发生

争执，梁友安出面妥善解决，既体现了

她成熟干练的做事风格，也展现了她善

于替他人考虑的善良，两人的相遇在一

种商业行为场景中自然认识，也为后面

二人进一步联手调查“假人坠楼”事件

幕后黑手做了铺垫。陈伟霆、章若楠主

演的《照亮你》中，女主角徐来在高考前

遭遇地震并被埋在废墟中，身为消防员

的男主角靳时川在危急时刻救出了她，

并通过搜救犬传递了写着“好好吃饭”

的字条，让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徐来

顿时振作起来，这样的相遇有故事、有

趣味，拍得让人信服也觉得暖心。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数”，男女主角相遇方式实际上是一种

创作者审美意识的投射，纵观古今中外

经典作品都蕴含独特的审美意味，既有

东方的婉约含蓄，也有西式的直接热

切，符合观众审美习惯。老版电视剧

《红楼梦》里贾宝玉与林黛玉初次相遇，

眼波流转、欲语还休，可谓“两玉相逢木

石盟，似曾相识天上来”，让人百看不

厌；《大明宫词》里的太平公主在民间元

灯节上遇见了薛绍，唯美动人、意蕴悠

长。近期的《玉骨遥》中，男主角时影

（肖战饰）和女主角朱颜（任敏饰）在少

时邂逅的画面就颇有诗意，当时朱颜小

心翼翼攀爬于鲜花枝头，意欲摘取洁白

的寒雪薇，被花下练剑的时影发现，两

人于落英缤纷、万点飞红中隔空对话，

和多年后二人在帝王谷的繁星湖相遇

前后呼应，充满了古典美。

“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坠烟

雾”，相遇的戏码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

验艺术技巧。一方面，创作者要大胆虚

构和创新，另一方面，又要遵从生活常

识和戏剧逻辑，要在相遇的过程中，展

示人物的性格和时代的发展变化，用更

加清新多变的手法和独特审美表现美

好情感，为观众留下更多流传广、经得

起回味的经典画面。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人）

用艺术真实留住“与君初相识”的美好瞬间
胡祥

▼在任嘉伦和杨颖主演的都市剧《暮色心约》中，编剧颇费心思

设计了一大堆巧合，故意让男女主角在签约前无法见面，但是越巧

越让人看着不可信

▲袁姗姗和杜淳主演的《妻子的新世

界》，讲的是当下夫妻的中年危机，剧中男女

初相遇的方式颇为狗血

▲《玉骨遥》中，任敏

饰演的朱颜

 《玉骨遥》中，肖战

饰演的时影


